
• 95 • 

自
甲
午
割
合
，
以
至
抗
戰
勝
利
故
土
重
光
，
半
世
紀
漫

長
歲
月
，
對
於
臺
灣
同
胞
，
無
異

一
場
可
怕
的
噩
夢
，
血
腥

的
武
力
鎮
颳
，
窒
息
的
政
治
控
制
，
涓
滴
不
遣
的
經
濟
榨
取

，
遏
殺
才
智
的
敎
育
差
別
，
以
及
二
次
大
戰
期
間
，
企
圖
徹

底
消
滅
我
臺
胞
民
族
意
識
的
「
皇
民
化
」
運
動
，
無
不
沾
滿

了
斑
斑
血
痕
和
淚
漬
。
「
人
爲
刀
俎
，
我
爲
魚
肉
」
，
沒
有

什
麼
比
這
兩
句
話
能
更
確
當
地
表
逹
臺
胞
當
年
的
際
遇
。

中
國
曾
經
以
仁
恕
的
美
德
，
寬
恕
了
日
本
加
諸
於
吾
土

吾
民
的
侵
凌
暴
虐
，
但
寬
恕
不
等
於
忘
却
，
歷
史
是
人
類
的

敎
訓
，
我
們
若
忘
却
那
源
自
父
老
兄
弟
諸
姑
姊
妹
的
血
淚
，

實
爲
良
心
所
不
許
，
而
曾
由
那
血
淚
中
迸
發
出
來
的
光
和
熱

，
更
應
被
我
們
永
引
爲
榮
。

鍾
殂
政
的
「
滄
溟
行
」
，
便
是
以
此
爲
本
的
一
個
長
編

創
作
。
它
畫
出
了
臺
胞
抗
E

的
一
個
重
要
轉
捩
期
1

從
以

武
裝
起
義
爲
開
場
，
被
集
體
層
殺
爲
結
局
的
悲
壯
戰
鬪
，
轉

化
到
求
參
與
政
治
爲
手
段
，
解
除
桎
梏
爲
目
的
底
弧
形
戰
略

時
代
。表

面
上
，
波
瀾
壯
擱
的
風
暴
逐
漸
止
息
了
，

咒
際
上
，

潛
爲
一
股
鞍
而
不
懈
反
覆
衝
擊
的
暗
流
，
六
三
法
撤
廢
運
動

也
好
，
臺
灣
議
會
設
置
運
動
也
好
，
似
乎
都
像
在
與
虎
謀
皮

，
但
年
復
一
年
被
斷
然
拒
絕
的
惡
果
，
不
啻
時
刻
在
提
醒
豪

胞
的
民
族
意
識
，
在
屈
辱
感
裏
認
清
自
己
「
亡
國
奴
」
的
身

分
，
尤
其
對
自
幼
被
強
制
接
受
奴
化
敎
育
的
年
輕

一
代
，
最

有
啓
礱
發
聵
的
作
用
。

陸
維
樑
，
可
算
是
一
個
很
好
的
例
子
，
他
1

生
長
在

窮
鄉
僻
壤
的
農
家
子
弟
，
就
是
從
這
些
運
動
及
其
領
導
人
物

讀
「
滄
溟
行
」

馬
有
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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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感
召
下
，
認
識
了
自
己
，
認
識
了
同
胞
，
認
識
了
祖
國
。

這
種
正
確
的
認
識
使
他
徹
底
明
白
了
日
本
統
治
者
對
噩

胞
的
歧
視
，
自
總
督
府
以
下
所
有
日
本
官
商
機
構
訂
立
的
不

合
理
不
公
平
的
法
令
規
章
，
無
不
植
根
於
此
，
他
個
人
固
然

受
到
了
「
張
科
羅
(
清
國
奴
)
就
是
張
科
羅
」
的
侮
辱
'
推

而
廣
之
，
全
噩
漓
的
同
胞
，
又
有
誰
不
是
在
這
樣
的
評
價
下

被
役
使
着
、

壓
迫
着
？
這
是
怎
樣
也
不
能
廿
心
忍
受
的
事
，

一
個
血
性
男
兒
，
自
然
要
決
心
與
壓
迫
者
啻
身
一
搏
。

於
是
，
他
囘
到
了
他
的
故
鄉
。

很
顯
然
，
初
囘
農
村
的
陸
維
樑
，
是
稚
嫩
且
缺
乏
經
驗

的
，
唯
一
的
憑
藉
是
對
同
胞
的
愛
與
同
悄
，
他
四
處
奔
波
，

渴
求
大
衆
的
覺
醒
，
好
滙
成
對
抗
拓
殖
舍
詛
必
需
的
力

抵
；

他
更
具
有
學
習
的
熱
忱
，
從
他
廢
寢
忘
餐
跟
從
阿
匹
叔
做
膨

風
茶
這
件
事
上
，
更
沛
楚
地
表
現
出
他
不
只
是
想
幣
助
阿
匹

叔
，
而
是
誠
心
誠
意
地
在
學
習
如
何
與
他
生
身
之
土
相
述
接

，
如
何
與
這
土
地
上
的
人
們
合
而
爲
一
。

·

阿
四
叔
該
是
中
國
農
民
的
典
型
。
他
們
一
生
一
世
榴
抱

羞
泥
土

，
離
開
泥
土
就
沒
有
生
活

，
也
不
知
怎
樣
生
活
，

春

耕
夏
耘
，
只
祈
望
秋
收
冬
藏
，
囧
個
小
小
的
溫
飽
，
然
而
也

往
往
躲
不
了
天
災
人
禍
，
這
使
他
們
養
成
以
無
限
的
忍
酊
力

來
支
搞
他
們
的
痛
苦
，
以
「
宿
命
」
作
爲
消
泯
怨
憤
的
法
賓

，
而
也
就
因
為
有
這
樣
的
忍
耐
力
和
宿
命
戳
，
使
他
們
得
能

在
最
堅
苦
惡
劣
的
環
境
中
掙
扎
、

生
存
。
這
才
是
中
國
人
的

老
根
，
從
他
們
身
上
寫
下
了
中
華
民
族
歷
經
重
重
憂
患
却
仍

堅
譔
不
拔
的
歴
史
。

唯
其
如
此
，
苦
惱
陸
維
樑
的
倒
不
是
阿
四
叔
那
種
難
於

激
發
的
鈍
拙
，
而
是
某
些
自
許
爲
詭
時
務
的
「
俊
傑

」
，
像

陸
維
棟
、
陸
維
揚
之
流
的
御
用
紳
士
。
二
十
年
專
制
統
治
的

兇
姻
，
奴
化
敎
育
的
浚
潤
，
缸
得
利
盆
的
痛
足
，
蘊
釀
成
畏

怯
丶
懦
弱
和
自
私
，
一
點
點
風
吹
草
動
都
令
他
們
膽
戰
心
驚

，
唯
恐
影
響
了
他
們
稍
勝
旁
人
一
節
的
生
活
，
以
及
前
途
頗

有
厚
筮
的
功
名
利
祿
。

從
陸
維
棟
的
一
身
金
光
閃
閃
中
，
我
們
痢
到
了
的
沾
沾

自

喜

，
他
那
種
戰
戰
兢
兢
患
得
患
失
的
心
理
，
使
我
們
憐
憫

，
使
我
們
悲
哀
，

甚
麼
道
德
勇
氣
，

都
被
征
服
者
的
積
威
和

個
人
的
私
慾
閽
割
掉
了
。

夢
想
穿
上
紋
付
徬
去
晉
謁
「
現
人
胂
之
子
」
的
陸
維
棟

，
和
拜
受
紳
章
而
大
排
脱
筵
的
陸
維
揚
，

賓
質
上
都
是
一
丘

之
貉
。
陸
維
棟
常
常
流
露
出
對
陸
維
揚
的
輕
蔑
，
毋
寧
更
暴

露
內
心
的
卑
劣
，
「
飽
老
掌
筵
笑
郭
郎
，
笑

他
舞
袖
太
郎
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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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若
敎
鮑
老
當
筵
舞
，
轉
更
郎
當
舞
袖
長
」
，
我
們
無
法
想

像
若
非
一
身
硬
骨
的
老
母
日
夜
騰
着
燜
燜
雙
眼
，
這
位
敎
論

大
人
會
變
成
甚
麼
樣
子
。

隨
時
會
用
扁
擔
劈
頭
打
將
來
的
老
母
才
眞
正
可
畏
可
敬

，
這

l扁
擔
象
徵
着
傳
統
的
權
威
，
是
子
子
孫
孫
的
當
頭
棒
喝

！
牴
威
嚴
，
又
沉
重
。
儘
管
她
也
有
小
糊
塗
的
時
候
，
可
是

在
大
是
大
非
的
節
骨
眼
上
，
却
立
得
定
主
見
，
分
得
清
黑
白

。
果
然
是
積
世
老
婆
婆
！
頑
固
得
可
愛
，
憨
直
得
可
笑
，
只

一
味
順
着
天
理
人
情
這
條
路
走
去
。
陸
象
山
先
生
說
：
「
我

雖
不
識
得
一
個
字
，
也
要
堂
堂
地
做
一
個
人
。
」
她
眞
是
不

折
不
扣
地
做
到
了
。

作
爲
這
樣
一
位
傳
統
的
母
親
的
兒
子
，
陸
維
慄
確

到
是

盡
了
他
的
本
分
，
不
論
他
所
參
與
的
對
抗
拓
殖
會
秕
的
行
動

敗
得
多
慘
，
他
的
表
現
是
令
人
肅
然
起
敬
的
，
尤
其
在
拒
絕

會
社
收
買
的
事
件
上
更
是
如
此
。
這
種
不
爲
威
脅
不
爲
利
誘

的
氣
節
，
就
是
堂
堂
的
大
丈
夫
，
堅
毅
的
革
命
者
，
雖
然
比

起
黃
石
順
來
他
還
不
移
老
練
，
不
啟
機
伶
。

毅
然
抉
擇
了
囘
詛
國
求
學
的
陸
維
棵
，
是
從
更
高
更
大

的
地
方
着
眼
，
準
備
充
典
自
己
，
爲
拯
救
整
個
臺
瀝
同
胞
而

貢
獻
力
瘋
。
這
抉
擇
是
一
種
割
捨
，
也
是
一
種
結
合
，
割
捨

的
是
白
髮
高
堂
、
新
婚
嬌
妻
，
以
及
數
百
萬
沈
淪
苦
海
的
同

胞
，
結
合
的
是
心
連
心
，
肉
連
肉
的
祖
國
，
是
把
臺

泗
與
祖

國
的
命
運
連
在
一
起

，
休
戚
相
關
，
榮
辱
與
共
！
這
時
候
，

我
們
明
白
了
鍾
牽
政
一
系
列
以
臺
灣
近
代
史
爲
背
景
的
小
說

，
始
終
以
陸
家
人
擔
任
主
角
的
道
理
，
陸
字
隠
喻
着
祖
國
大

陸
，
陸
家
子
孫
卽
是
祖
國
子
孫
。
至
於
本
書
中
以
簡
深
水

、

蔡
培
川
影
射
蔣
渭
蔣
培
火
先
生
那
當
然
是
無
需
解
釋
的
了
。

「
巨
鯨
破
滄
溟
」
，
開

臺
聖
王
鄭
成
功
曾
舺
留
下
過
騎

鯨
的
傳
說
，
我
們
相
信
陸
維
樑
此
後
將
縱
浪
於
大
化
之
中
，

以
不
善
亦
不
懽
的
恒
毅
，
爲
光
復
臺
灣
解
救
同
胞
而
奮
冏
；

我
們
更
了
解
這
也
並
非
孤
立
的
個
案
，
當
年
正
不
知
多
少
有

志
的
臺
灣
靑
年
，
爲
了
同
樣
的
目
的
，
以
同
樣
的
心
悄
，
路

上
同
樣
的
征
程
。

「
捲
土
重
來
未
可
知
，
江
山
亦
要
偉
人
持
，
成
名
孺
子
知

多
少
，

海
上
共
來
建
義
旗
！
」
丘
逢
甲
先
生
的
類
期
，

終
於
在

民
國
卅
四
年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得
到
了
肯
定
的
答
案
，
但
勝
利

不
是
冒
然
得
來
的
，
積
豪
灣
同
胞
和
祖
國
軍
民
數
十
年
的
犧

牲
啻
鬪
，
才
能
有
此
成
果
·
緬
懊
先
贅
志
士
爲
光
復
臺
灣
所
付

出
的
血
汗
和
心
力
，
我
們
的
敬
意
箕
歷
久
而
彌
新
，
從
而
，
以

歷
史
的
眼
光
來
茁
滄
溟
行
，
或
許
更
有
其
崇
高
的
意
義
吧
。




